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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如何使设计作品既具有浓厚的民族传统内涵又不失时代气息。方

法 借鉴篆刻艺术中典型的朱白文的布局、印面空间的疏密对比、空间排叠布局等形式语言。结论 汉字

作为元素设计出的作品与篆刻艺术在设计构思、空间构成上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都是在“方寸之间”进行

创意构思，因而，标志设计可以借鉴篆刻艺术的形式法则进行有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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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how to make design works have strong national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in modern 

logo design without losing the flavor of the times. The layout of the typical vermilion and white text in the art of seal cut-

ting, the density contrast of the printing surface space, the space layout and other form languages were used for reference. 

The works design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 elements have a great similarity with the art of seal cutting in design 

conception and space composition, both of which are creative conception between "square inches". Therefore, the logo 

design can use the formal rules of seal cutting art for effec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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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者，信也。”从实用的角度看，篆刻在人与人

交往中用来区别身份及取信，如早期的官印、私印便

是通过印章来表明印主人的身份及官位。宋元以后，

书家文人更是习惯将篆刻作品钤印于书画作品之上，

起到取信之效。标志设计主要是用于识别标志的对

象，为表明身份让其与其他事物相区别，在对对象的

宣传及推广过程中，也是为在受众群体中起到识别及

取信之效。这与篆刻艺术“取信”的实用意义如出一

辙。除了应用层面有相似之处外，在形式构成上也有

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在“方寸之地”，表现“万千

气象”。本文探讨标志设计在运用和借鉴传统篆刻艺

术的章法形式语言，使标志设计作品既具有鲜明的民

族文化内涵，又不失独特的时代气息。 
 

1  篆刻艺术之章法形式及在标志设计中的

应用 

篆刻艺术章法是依据印文本身的结构特征以及

印文所要表达的内容，运用多种处理方式，使全印朱、

白两部分配合变化，以致上下左右贯通一气的创作过

程。简单地说，就是“朱白分布”[1]。换言之，在篆刻

的印面上对篆字进行篇章布局。好比房屋设计的总设

计图，有空间的大小布局，高矮错落，线条的大小变

化，长短穿插等。它能给欣赏者以最直观的视觉感受，

通过对印面的篇章布局，让篆刻艺术产生一种独特的

形式美感，是篆刻艺术最重要的形式。篆刻章法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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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原则是和谐、对立统一。章法就是文字通过平正、

匀落、疏密、统一等不同的结合形式，在印章中的设

计安排。可以说篆刻的章法是文字的形状与排布间的

游戏，在单个字的形体变形与多个字的结构布局上寻

求的一种美的契合[2]。 

关于篆刻章法形式美的命题，历代金石学家有着

较多的论述和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如明人甘旸在

《印章集说》中有云“布局成文曰章法，欲臻至妙，

务准绳古印。明六文八体，字之多寡，文之朱白，印

之大小，画之稀密，挪让取巧，当本乎正，使相依顾

而有情，一气贯串而不悖，始尽其善”[3]，其中便提

出了如何使印面做到“一气贯串而不悖，始尽其善”的

做法。即根据字的多寡、朱白、印的大小等的不同情

况，做不同的关照，使印面“一气贯串，尽善尽美”。

明人周公瑾《印说》亦有“字简需劲，字繁需绵，字

短需狭，字长需阔，字大需壮，字小需瘦”的论断，

根据字形特点及印面效果做相应的艺术处理与加工。

由此可见，篆刻艺术的章法形式表现，在元明时期便

已经确立和成熟，并一直影响着篆刻艺术的发展以及

今人的篆刻艺术审美和创作。 

标志设计和篆刻艺术一样，同是在小范围面积内

对既定的元素进行篇章布局、概括提炼，使标志作品

不仅具有实用取信的功能，更赋予其美学上更深的意

义。其外在形式语言的布局与篆刻艺术的章法形式的

构成，在构成方法和设计思路上都极为相似。在现代

标志设计中，经常可看到受到传统篆刻艺术形式美学

影响的标志设计作品。事实上，篆刻艺术形式所承载

的历史文化，使得以其为表现形式的标志设计作品，

天生就具有古朴的意味和深厚文化底蕴[4]。所以，在

现代标志设计中，可以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借鉴篆

刻艺术丰富的章法形式语言法则进行设计。让标志设

计作品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意蕴。 

篆刻艺术的形式丰富多样，给现代标志设计提供

了丰富的灵感来源及参考，本文将重点从篆刻艺术形

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朱白文布局、章法的疏密对比、空

间排叠布局 3 个方面来展开论述，探讨在现代标志设

计中的应用及具体体现。 

1.1  朱白文印布局 

白文印与朱文印是印章表现的两种形式。篆刻艺

术中的白文是指碑碣、印章的阴文。因所刻文字是虚

（凹）的，故拓下来或盖出来的是黑（红）的白字，

与“阳文”、“朱文”相对[5]。在表现效果上，分别有

着不同的艺术效果和审美趣味。在艺术处理上，白文

印的章法形式通常是线条方正平直，厚重稚拙，圆转

绵密。因此，白文印钤印出来的艺术效果均显得端庄

厚重、庄严肃穆。不管是充满古意的秦汉篆刻，还是

风格各异的明清篆刻，亦或是追求时风的当代篆刻均

如此。因此书画艺术家通常习惯于在作品落款之后钤

印一白文姓名印章以表郑重其事。这一审美追求，已

成为千百年来恒定不变的法则。从侧面也反映出来，

这一审美追求已深入人心，被广泛的接受。而相反，

朱文篆刻“贵清轻”，有轻盈爽朗、工稳隽秀之意，尤

其是海派一路的元细朱文印更为明显。因此书画艺术

家均喜欢用此类风格的印章作为闲章或收藏印以增

加作品的趣味。 

具体运用到标志设计的时候，可以根据对象的特

点以及要表现的主题来选择或白文或朱文的表现形

式。北京奥运会的徽标“中国印·舞动北京”便是一成

功的白文印典范，见图 1。奥运会是世界范围内的体

育盛事，是一件神圣而庄重的事情。设计者充分利用

篆刻艺术章法中的白文效果，用厚重稚拙的线条，以

表庄严肃穆之意，结合“京”字元素进行设计，既表现

了地域特点、民族文化特色，又对主题进行了准确的

定位。不难想象，如果将这个白文印的标志改为朱文

印，虽然“舞动北京”的主题内涵不会有所减弱，但是

其线条必然会轻朗纤弱，缺乏张力及庄重之感，更缺

乏传统印章中“红底白字”的传统文化意蕴。因此，设

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对用朱文抑或白文印进行表达应

该是做了充分的考量。最终确定以白文印的形式进行

表现。 
 

 
 

图 1  北京奥运会会标 
Fig.1 The Beijing Olympics logo 

 

朱文印章的形式在现代标志设计中也较为常见，

如“玉明设计”标志，见图 2。此印是典型的元朱文印

的形式。元朱文印是元代朱文印的简称，是一种独特

的篆刻艺术流派，有着独特的艺术风貌和美学特征。

其特点较为鲜明，主要表现在线条清雅圆润、匀称稳

健、工致隽美，充满书卷气。其入印的文字以《说文》

中的小篆为宗，再结合或方或圆或随形等的印制形式

进行变化和处理，以达到印面的和谐隽美、精致典雅。

如陈目耕所云“（朱文）不可太粗，粗则俗；不可太

细，细不老成；亦不可多曲叠而板实，致类唐篆。赵

子昂善朱文，皆用玉箸篆，流动而有神。”[6]陈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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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生有幸”印便是如此，此印将印文“三生有幸”规

整有序的至于椭圆形的空间内，每个字形都是在《说

文》篆字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度的变形处理，使字与字

之间相互协调呼应，以达到整个印和谐统一、清雅隽

美的艺术效果，见图 3。再来看“玉明设计”标志，此

作品充分利用了元朱文印的形式特点，将“玉明”二字

用《说文》中的小篆字体作为设计元素进行设计。再

结合圆形的外形结构，将内部的字体元素进行合理的

变形，以求与外形轮廓达到内外之间的相互呼应，和

谐统一，犹如前文所提到的“一气贯串，尽善尽美”。

其线条清朗劲挺，工稳平实，穆然恬静，一丝不苟。

从其文字的字形、线条的风格、圆形形制及整体风貌

等诸多方面不难看出，其对传统朱文印章法形式元素

的汲取与借鉴，甚至可以直接看到诸如“三生有幸”印

的影子。由是可以看出，元朱文印对现代标志设计的

影响与渗透。 
 

 
 

图 2  标志“玉明设计” 
Fig.2 The Yuming Design logo 

 

 
 

图 3  陈巨来印“三生有幸” 
Fig.3 CHEN Ju-lai’s signet of "San Sheng You Xing" 

白文印与朱文印是篆刻艺术的两种表现形式，有

着不同的艺术特点与审美追求。前者重在表现厚重稚

拙、高古朴实的金石意味；后者则表现一种工稳劲朗、

温文尔雅的传统文人精神，如鲁迅先生在《蜕龛印存》

中评吾丘衍朱文印所云“乃复见尔雅之风”。“尔雅之

风”正是元朱文印要传达的一种传统文人的内在精

神。所以，在现代标志设计中，要对传统篆刻艺术形

式有所借鉴与吸收，对究竟要采用白文印抑或朱文印

进行设计，就首先要对这两者的特点及内在精神有一

个充分的认识，再根据设计要表达的主题及意义进行

综合的考量。唯此，方能设计出既符合设计主题，又

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标志设计作品。 

1.2  疏与密空间对比 

周公瑾《印说》有云：“凡印，字简需劲，令如

太华孤峰；字繁需绵，令如重山叠翠；字短需狭，令

如幽谷芳兰；字长需阔，令如大石乔松；字大需壮，

令如大刀入阵；字小需瘦，令如独婵抽丝”。 [7]古人

在进行篆刻创作过程中，根据字形结构的疏与密，长

与短，大与小等不同的情况，对空间的分割与布局进

行不同的关照。其中，在古玺印、秦汉印以及流派印

中，较为常见的空间布局形式表现为：印面具有强烈

的疏密对比关系，使印面“密处不可透风，疏处可跑

马”，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张力。如齐白石印“于立

群”，见图 4。“于”字下方留出大片的空白，与左侧“立

群”形成强烈的视觉冲突与对比，加强了节奏与律动

感，这正是古印中印面疏密处理的惯用方式。这一审

美追求，在今天的篆刻艺术创作中，还具有极高的参

考价值。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同样具有相当高的指导

意义。 
 

 
 

图 4  齐白石印“于立群” 
Fig.4 The "YU Li-qun" signet by QI Bai-shi 

 

如北京奥运会的徽标“中国印·舞动北京”，在标

志的红与白的对比上，就充分借鉴了篆刻艺术印面布

局中的白线与红底的空间疏密对比关系。纵观整个标

志，在中间偏上的位置，作为视觉的中心点，即“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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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分割点”处，有着绵密的布局。宽硕的白线条，密

满地占据视觉中心，以中心向四周发散，中间偏上的

位置整体布局较密，另有一跟线条从中间往下方呈

“S”形延伸，既有动感，又拉开空间距离，同时，又

填补下方红底的空白空间，使整体布局疏密对比强烈

富有律动感，并具有强烈的视觉张力。这种处理方式，

便是从篆刻艺术的印面疏密对比的处理方法中借鉴

而来的。正如邓散木《篆刻学》所论，每遇字有空处，

无法填补，或一字笔画多，笔偏颇，无法使之平方正

直者，除屈伸其笔画外，再就字之左右或上下，缩器

所站地位，此之谓挪让[8]。红底部分，同样以中间偏

上的“黄金分割点”的一个小点为视觉中心。如单看这

一小点，被宽硕的白线条包围，既纤弱渺小，又显得

孤立无援。当把标志周围的红底进行同时比对，尤其

是将其与标志下方和右侧的大片红色进行整体关照，

便会发现，中间的一小点与周边的大面积红底之间，

有着某种力量的强烈对比。这种对比，便是空间面积

的强烈对比形成的一种视觉上的冲突。也正是这种视

觉上的冲突，加强了此印的厚重感，同时也成就了这

个经典的标志作品。 

在空间处理方面，传统篆刻艺术的这一章法形式

对于现代设计的渗透，被现代设计者广泛的借鉴与运

用。因此，在标志设计中，借鉴篆刻艺术印面空间的

疏密对比，在白线与红底之间建立一种既对立冲突，又

和谐统一的关系，让标志既具有传统篆刻艺术的文化

内涵、精神意蕴，同时又不失现代设计美学中的形式

美感，是现代标志设计者值得关注与践行的有效方式。 

1.3  空间排叠布局 

排叠布局，是篆刻艺术空间布局常用的一种形

式。在汉印中尤为常见，它通过横线、竖线、斜线、

弧线等有组织有秩序的排列，形成一种规整的、富含

韵律感的形式美感。在排列布局时，线的粗细不同，

所留出红底的面积大小也不同，要传递的视觉信息也

不尽相同。如汉“宋婴”印，见图 5，将“宋婴”二字的

竖笔画做拉长处理，使印面下半部分形成 10 根从左

至右排叠的线条。每一根线条的粗细、长短、形状都

有着不同的变化。线与线之间红底的宽窄、形状也不

尽相同，使白线与红底之间参差错落，布局有致。这

种形式的处理方式，没有前一种疏与密的强烈对比效

果，但是往往能使印面具有稳定、和谐的节奏和韵律

美感。是传统篆刻艺术审美体系中另一种重要的表现

形式。在标志设计中，借助这种排叠关系，在“白线”

与“红底”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统一的效果，也不失为运

用篆刻的形式语言进行现代标志设计的有效方式。这

类形式的标志作品，在标志设计中也较为常见。其中

北京大学的校徽，见图 6，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 

北京大学校徽以《说文》小篆中的“北”和“大”为

设计元素，采用上下布局的形式，将两个篆字处理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宋婴”印的“婴”字的处理方式如 

 
 

图 5  汉印“宋婴” 
Fig.5 The "ONG Ying" of Han signet 

 

 
 

图 6  北京大学校徽 
Fig.6 The Peking University logo 

 

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婴”字的线条是从左至右进行

有序排列，而此标志的线条则是由上至下进行布局。

同时，它借鉴了传统圆形印章的构成形式，将篆字的

线条按照重复排叠的法则，由上至下，盘曲布局在圆

形空间里。弧线的排叠与外形的圆弧形相互呼应，显

得圆融和谐。线条呈对称布局，自上而下长短不一，

错落有致，极具韵律感。这种篆刻艺术排叠的形式与

现代构成学原理中的重复构成极为相似，都是在一个

既定的空间里将简单的诸如点、线、面的元素，按照

一定的法则进行重复排列，形成一个全新的、有一定

秩序感的图案。这个徽标无疑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个构

成原理，将线条进行有机排叠，不失篆字可读性的同

时又极具有现代构成的形式美感。 

篆刻艺术中的空间排叠布局，因其具有较为稳定

的章法构成形式，容易营造一种和谐统一、律动有致、

“至善至美”的艺术效果。且在构成原理上，与现代构

成学的重复构成，有着极大的共通之处。因此，对于

现代标志设计而言，这种排叠布局的形式有着极高的

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2  结语 

印章（篆刻）艺术具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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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双重性，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我国

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均有密切的关系，它凝

聚着中华民族的审美经验，体现了民族素质和文化精

神风貌，显示了中国艺术的特有魅力[9]。它独特的文

字造型，特有的形式法则，外露的视觉形式与现代标

志设计在很多地方都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在现代标志

设计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传统元素的利用与借鉴。

但是，对篆刻艺术形式的运用与挖掘却还远远不够，

还有更宽阔的空间值得深入探讨与挖掘。 

艺术家的职业要求是必须把所有的知识转化成

视觉形象。他能够取得多大的空间效果或取得什么样

的空间效果，主要取决于他运用了什么样的形状、大

小、色彩、方向等知觉因素[10]，对于现代标志设计而

言，可以借鉴篆刻艺术中非常典型的朱白文的布局、

印面空间的疏密对比、空间排叠布局等的形式构成法

则用到设计中。当然，在运用这些元素的时候，不是

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而是要充分的认识其构成的不

同特点以及形式美的区别，并结合设计的内容、主题

以及文字本身的字形特点再进行综合的考量。值得注

意的是，这 3 种章法形式在具体运用的时候并不是唯

一性的。如一个设计作品，有可能同时涵盖了 2 种，

甚至 3 种章法形式。如前文所论的“中国印·舞动北京”

的标志，就是既体现了白文印的厚重感，同时又体现

了空间疏密对比关系。所以，在具体运用的时候，要

根据设计的具体情况进行灵活变通。只有这样，方能

合理的进行转化及利用，也才使标志设计既符合主题

的要求，同时又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且不失时

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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